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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是毕节，有没有“必解”之路？

“毕节、凯里有儿童被性侵”谣言事件回顾

� � 6 月 27 日，一度甚嚣尘上的
“毕节儿童被性侵” 的事件随着
其造谣者被依法刑拘而暂告一
段落。 然而，这起案件引人关注
之火热程度和被迅速侦破的办
案力度，恐怕离不开“毕节”这二
字的“功劳”。

从 2012 年以来，一再出现的
留守儿童权益遭受严重侵害事
件，一次又一次把“毕节”这个地
名以不光彩的方式推上全国媒
体的聚光灯下———“留守儿童”
仿佛成了这里的代名词。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留守
儿童问题的解决，从总体保障到

“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力度不可
谓不大。 但我们每每“留守儿童”
四个字，却仍然如鲠在喉。

毕节的“必解”之路在何方？
若能回答好这个问题，或许能全
面解开“留守儿童”这一更大的
社会发展枷锁。

毕节留守儿童之殇

2012 年 3 月 29 日， 毕节市
织金县八步镇小学 86 名学生食
用营养餐后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的
症状。有证据表明，中央财政资金
补贴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已成为当地政府和学
校领导谋取私利的“蛋糕”。

恐怕大多数公众第一次把
“毕节”和“留守儿童”挂上钩，都
是因为这次事件的见诸报端。

然而，当年《公益时报》的记
者赶赴现场采访事件关键人物
时， 迎来采访对象的一句话就
是：“你们(媒体)怎么才来啊! ”

这句倍显责怪语气的话无

疑表明，毕节留守儿童问题积聚
已久。 这之后，便是这一问题后
果的高频次“爆发”。

当年 11 月 16 日， 毕节市 5
名留守儿童为了避寒躲进垃圾
箱，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次年 12 月 13 日， 毕节市七
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的一
辆农用车失控，造成 5 名小学生
和儿童死亡；

2014 年 4 月 21 日， 毕节市
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一起强奸
案，作案者为教师，背后受害者
至少涉及 12 名女生， 大部分为
留守儿童；

2015 年 5 月 14 日， 毕节市
大方县瓢井镇中寨村小学学前
班 4 名遭受猥亵的幼女家属前
往派出所报案；

2015 年 6 月 9 日，毕节市七
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 4 名留守
儿童服农药自杀身亡；

……

留守儿童关乎社会发展

无疑，比起其他地区，毕节
留守儿童的福利保障问题成为
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多年来，
政府、学界、公益机构、媒体以各
种形式赴当地对这一群体的现
状展开调查分析。

结论大致都不外乎以下几点：
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

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留守
儿童的心理问题突出；留守儿童
的问题行为堪忧。

而在自身隐患上，留守儿童为
社会带来的隐患也同样不容小觑。

2013 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助理教授张丹丹在南方
某市一所监狱调研发现，不少服
刑人员都有留守儿童背景。

数据也说明着同样的现象。
一份全国妇联的研究报告

显示， 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
成年人犯罪的 70%，且逐年上升；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全
国抽样调查也显示，仅 36.3%的未
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
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
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新华网就曾指出，如果没有
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
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
扣。 能否妥善解决留守儿童问
题，关乎城镇化进程中的“补短
板”成效。

700 万留守儿童的企盼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很大
程度上依靠政府力量。

2016 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
职责，加强工作指导，形成了部
门之间的工作合力。 全国各地
市、县、乡镇层面也建立了党委
或政府有关领导牵头的工作制
度，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
更加制度化、人性化。

民政部与公安部、教育部等
八部门联合开展“合力监护、相
伴成长”专项行动，共帮助 78 万
多名无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落
实受委托监护责任人， 为 18 万
多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
落户， 帮助 1.7 万多名农村留守
儿童返校复学。

各地在乡镇(街道)设立儿童督
导员，在村(居)设立专兼职的儿童
主任，努力打通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
长倪春霞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
来看，虽然这一群体比此前两年
的数量下降了 22.7%， 但全国仍
有留守儿童 697 万人，其中近九
成都在 14 岁以下， 其家庭有 20
余万户为贫困建档立卡家庭。

哪一条是“必解”之路？

“留守儿童”问题的源头
在于社会的城镇化，成年人进城
打工似乎成了改善农村家庭经
济面貌的少数途径之一。

于是，在毕节，劝说留守儿
童家长回乡创业就业成为了试
图打破现状的主要措施之一。

但如果回来就业能满足经

济需求，父母们何尝不想?
有媒体就曾报道，毕节市黔

西县一名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
童父母回家时，就有家长说：“你
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探索与争鸣》杂志分析指
出，“政府试图过安排留守儿童
父母返乡就业创业或为加强留
守儿童监管而返乡的解决问题
的措施，这在大方向上是与市场
规律下自发自主的城市化潮流
背道而驰的”。

长远来看，从源头上解决农
村留守儿童问题，还应依靠国务
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第一条
措施，即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
帮扶和支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为其监护照料未成年子女
创造更好条件。

所以，另一条解决留守儿童
的思路， 可能是要同时解决好
“流动儿童”的问题。

� � 6 月 26 日，有网友上传图片
爆料称，贵州省某地疑似有幼儿
园和孤儿院内的儿童被成人性
侵。微博网友 @ 鹅组兔区爆料
6 月 26 日 18 时 53 分发布微博
称：“我的天啊！！ 我要吐了！！ 疑
似幼儿园孤儿院被重金贿赂养
成幼儿满足兽欲！！！！ ”

@ 鹅组兔区爆料 发布的
图片包括多张聊天截图，对话疑

似谈论性侵福利院或幼儿园儿
童， 涉及的地方包括贵州毕节、
凯里，截图中一名聊天者称其每
年花 10 万在此事上，“是门生
意”。 另有图片显示，疑似“风车”
幼儿园工作人员和另一人在谈
论给幼儿注射激素。

6 月 26 日 20 时 13 分，贵州
黔东南网警官方微博 @ 黔东南
网警巡查执法 在此微博下回

复称：“您好，十分感谢您提供的
线索，我们黔东南警方非常重视
此事，目前我们已经组成专案组
开展调查。 ”

随后，贵州省公安厅新闻发
言人办公室发布官方通报表示：

6 月 26 日， 有网民反映，疑
似在我省毕节、凯里有未成年儿
童被性侵。 省公安厅高度重视，
迅速组织属地公安机关进行调
查核实，目前相关工作正在开展
当中。 如情况属实，我们将坚决
依法打击处理，坚决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捍卫法律尊严。 如
信息不实，我们将依法追究造谣
者责任。 目前，省公安厅已派出
工作组赴属地指导调查。

与此同时，贵州民政部门也
在积极行动。

6 月 26 日 14 时， 贵州省民
政厅在获知网传“毕节、凯里有
未成年儿童被性侵”的舆情后，当
即责成毕节市、 黔东南州民政部
门开展排查、调查核实，并组成由
厅班子成员带队的两个工作组赴
两地指导排查工作。 民政部门和
乡村儿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等共
5300余人参与排查核实工作。

6 月 27 日上午，贵州省民政
厅在全省社会组织半年工作会
上，对各市州登记注册的民办幼
儿园检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毕节市：所有市、县、乡村都
参与了此次排查工作，对 9 所儿
童福利院所有孤儿、弃婴（儿）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展开全面排
查。 对 4607 所“儿童之家”开展
检查。 经查，登记的民办幼儿园
中没有发现网传的“风车幼儿
园”，经对黔西县和七星关区“大
风车幼儿园”进行排查，没有发
现网络所述情况。

黔东南州：所辖 11 个县区以
及所有乡镇街道、 村参与了此次
排查工作， 对 11 所儿童福利院
（含设有儿童部的 5 所社会福利
院）的所有儿童展开全面排查。

6 月 27 日，贵州省公安厅新
闻发言人办公室再次发布官方
通报表示：

6 月 27 日，在天津公安机关
的支持下，贵州公安机关依法对
在网上传播“毕节、凯里有未成
年儿童被性侵”照片及信息的发
帖人赵某某进行了讯问。 初步查
明，网上传播的“毕节、凯里有未

成年儿童被性侵”照片，均为他
从网上收集， 而非在贵州毕节、
凯里拍摄，信息系其编造。 赵某
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目
前， 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结
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新华社消息， 贵州警方依
法对赵某某进行了询问并带至毕
节。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2015年
赵某某加入了一个 QQ群， 群里
有时会传播一些淫秽图片。 赵某
某进行了搜集， 于今年 1 月至 5
月陆续通过微博私信发给所谓的
网友，“为了增加可信度， 于是捏
造自己干过这些事，到过贵州”。

赵某某说，自己在天津某公
司工作，“从没到过贵州”， 第一
次到贵州就以嫌疑人的身份，
“非常后悔”。 他说，发这些图片、
说这些话， 仅仅为了在网络上
“刷存在感和猎奇”。

27 日，赵某某主动向警方提
出写“悔过书”。 他写道：“贵州性
侵女童事件为不实事件，本人对于
故意制造谣言，引发社会恐慌表示
最大的歉意。 请广大网友引以为
戒、洁身自好，不传谣、不造谣。 ”

（王勇）贵州公安发布截图


